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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5 月初，正是江南莺飞草长

的时节。

自渡江战役展开起，我军以摧枯拉

朽之势连续解放南京、苏州等城市，并迅

速完成对上海的包围。恰在此时，凌厉

攻势却突然暂停，我军众多指挥员和城

市接管干部，风尘仆仆地赶赴距离上海

200 多公里的丹阳集结。

解放上海箭在弦上，为

什么要突然延缓？这个出人意

料的步骤里，其实蕴含着高瞻

远瞩的战略考量

1949 年 4 月 23 日，人民解放军一举

突破长江天堑，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

统治宣告灭亡。然而，当时我军不少官

兵面对陌生而复杂的城市，显得有些措

手不及。其间发生了几起看似很小、实

则后果严重的事情。

渡江战役发起前，第二、第三野战军

都对部队进行了外交政策纪律教育。尽

管如此，部队进入南京后仍发生了个别

人员误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住宅事

件，美国借此大肆渲染，造成了一定的不

良影响。

毛泽东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南京市

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妥善处理，

并于 27 日致电总前委，要求速即查明经

过情形，杜绝类似问题发生。接到电报

后，陈毅与邓小平立即率总前委机关离

开瑶岗，渡过长江，到达南京。

进入“总统府”西花园的一个房间

后，陈毅得知有战士在景观鱼池中洗刷

战马，还有战士把地毯剪成小块当褥子

用……

入城违纪现象引起了陈毅的沉思。

早在一个多月前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期间，毛泽东就告诉陈毅，党中央研究并

征求民主人士意见，一旦解放上海即让

他担任市长。当时毛泽东意味深长地指

出：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

陈毅返回部队后，立即找来司令部

城市政策组组长曹漫之，严肃地对他说，

我们马上就要解放南京和上海了，进城

后部队住在哪里？给养怎么解决？应该

有些规矩。接着，他又口述了几条返程

中梳理的入城纪律概要。

曹漫之连夜起草了《入城三大公约

和十项守则》，并拿到部队征求意见。没

想到，有些战士对其他条款都很赞成，唯

独对“不入民宅”这一条难以理解，一些

营团干部也有抵触情绪。

听了曹漫之的汇报后，陈毅在干部

会上说：“‘不入民宅’这一条一定要执

行！”4 月 1 日，第三野战军以命令的形式

将《入城三大公约和十项守则》下发部队

执行。

至此，陈毅对毛泽东的担忧有了更

深一层的理解。经与邓小平反复研究，

决定向中央军委发电，建议“尽可能推迟

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

很快，毛泽东就以中央军委的名义

电复陈毅：“上海在辰灰（5 月 10 日）以前

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作准备

工作。”

5 月 3 日，陈毅抵达丹阳，立即用两

个昼夜听取入城准备情况汇报，组织入

城纪律修改完善，增加了“禁止使用重武

器、禁止使用爆破”等内容。

丹阳，这座钟灵毓秀、物

丰水美的江南古城，一夜之间

成了一所人民解放军战前军纪

军风整训的大学校

前来“临战淬火”的人员，除第三野

战军的各级指挥员外，还有从各地抽调

来的城市接管干部。

5 月 6 日，中央军委以《入城三大公

约和十项守则》为基础，向全军发出城市

驻军不住民房的决定。因此，重温“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研读《入城三大公约和

十项守则》，便成为丹阳整训的第一课。

5 月 10 日下午，丹阳城南大王庙里，

陈毅向准备接管上海的干部作城市政策

纪律报告。说到南京发生的几起违纪事

例，以及部队中的一些不文明现象，陈毅

说出了那句被外国媒体记者传遍世界的

话——

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见

面礼”。

陈毅还从战略高度阐述了纪律建设

的重要性：“现在帝国主义已经表示软弱

了，但这并不是真正的软弱，而是有策略

的。在现在革命高潮的时候，由于我们

力量的强大，步骤的严谨，所以（他们）才

退在一边不敢动。如果我们内部一混

乱，他们会马上钻进来给以袭击。”

为配合整训，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编

写了《城市常识》小册子，下发到每个连

队：找人时应先按门铃，或者在门上轻敲

几下；下雨天进屋前，要先在门外擦去鞋

底的泥；过马路要先看红绿灯，要“绿灯

行、红灯停”……

5 月 14 日，第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

联合发布了《关于严整军纪的训令》。训

令指出：除各岗哨卫兵皆有检查之权外，

本部特组织军风纪检查队，随时进行沿

街检查，故敢违反规定、不听规劝者，检

查队及各岗哨卫兵有权予以扣留。

同时，中共中央华东局也制定了《关

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城市政策汇

编》等政策规定，并针对上海外籍机构和

人员较多的实际，颁发了《关于外交纪律

的七项规定》，要求参加上海战役的“一

切部队、一切接管机关，在入城前必须普

遍地、反复地、深入地进行教育”。

丹阳整训培训了一批骨干，这些骨

干返回部队后迅速发挥“酵母”作用。基

层各级普遍掀起学纪律、习规矩的热潮，

并将入城守则和纪律编成了朗朗上口的

快板诗，以班朗诵、排竞赛等形式，让战

士们口口相传、熟记于心。

当时，朗朗背诵声和着铿锵的步伐

回荡在广袤原野：“若要进城来宿营，要

经军管会批准，房子不能随便住，宿营必

须听指定……”

5 月 12 日，解放上海战役打响。25

日深夜，陈毅离开丹阳前往上海嘉定南

翔镇。途中，他叫住队伍里一个胳膊上

套 着“ 军 管 会 ”袖 标 的 年 轻 干 部 问 道 ，

同志哟，入城纪律掌握了吗？

这位干部挺胸回答，报告司令员，我

可以背了！

陈毅严肃地说，光会背是不够的。

见那名干部略有所悟地点点头，陈毅才

拍着他的肩膀爽朗一笑说，一定要做到

严格执行，才算合格哟！

天刚放亮，市民们打开

门窗，扑入眼帘的是感人的一

幕：马路边一排排身穿黄布军

装的士兵，或是靠墙休息，或是

席地而卧……

凌晨，稀疏枪声在淅沥小雨中渐渐

平息。上海战役历时 16 天。5 月 27 日，

上海回到人民的怀抱。从鸦片战争以

来，上海就屡遭战火蹂躏，列强军队的野

蛮侵略，军阀队伍的粗暴压榨，都给这座

大都市留下了痛苦的创伤。上海解放前

夕，码头车站、街头巷口都堆上了沙包、

拉起了铁丝网，战争乌云笼罩下的市民

们不免担心：共产党将如何接管这个中

国最大的城市？

此刻，这支文明自律、体恤百姓的部

队，给了他们响亮而惊喜的回答。

5 月 27 日，晨曦微露时分，新华社前

线分社摄影记者跟随第 20 军第 59 师副

师长戴克林，到部队各宿营点检查入城

纪律执行情况。行至南京路西藏路以西

地区时，记者陡然看见笔直的街道两侧，

一排排征衣未解的解放军官兵，整齐有

序地睡在马路上，枪支有的整齐地靠墙

摆放着，有的则被战士们紧抱在怀中。

这就是人民军队的真实写照！记者

毫不犹豫地按下了相机快门，记录下这

座城市步入黎明时刻的经典一幕。

1949 年 5 月 30 日，创刊第三天的上

海《解放日报》刊登了这张解放军露宿马

路的照片。《人民日报》5 月 31 日报道：

解放军刚进入市区时，除了执行看管敌

伪机关的少数部队外，其余的部队都在

马路旁休息和露营，即使是军部、师部等

指挥机关也没有例外，纵横几十里的繁

华市区内没有一个人私入民房的……

上 海 人 民 欣 喜 地 感 受

到，解放军带给他们的不仅是

解除腐败统治桎梏，更是一种

从未有过的尊严和呵护

进城部队将战马全都留置在郊区，

以免妨碍市区的交通和公共卫生；商店

虽然立即恢复了营业，却没有一个战士

进去购物；官兵谢绝市民送来的烟、糖、

饼干，而是吃着炊事员从市郊送来的自

制饭食。

时 值 夏 收 季 节 ，刚 完 成 市 郊 歼 敌

任 务 的 第 三 野 战 军 某 师 ，看 到 田 野 麦

子 熟 透 ，而 乡 亲 们 大 多 外 出 避 战 尚 未

返 家 ，立 即 拨 出 兵 力 帮 忙 收 割 。 留 在

家 中 的 老 乡 们 提 着 瓦 罐 送 水 到 地 头 ，

称 赞 战 士 们 ：“ 打 仗 、做 活 都 像 老 虎 一

样猛。”

解放军的军纪严明被市民们交口

传 颂 ，也 让 惴 惴 不 安 的 商 贾 大 亨 们 感

受到了宽慰和希望。5 月 26 日早晨，时

年 33 岁 的 荣 毅 仁 走 到 一 个 街 口 时 ，一

位 解 放 军 战 士 和 蔼 地 向 他 敬 礼 ，告 诉

他 前 方 正 在 发 生 战 斗 ，进 入 这 个 地 段

会有危险。

荣毅仁绕道而行，但在另一个十字

路口坚定选择了“直通道”：当天的公司

高层碰头会上，他力主因战事而关闭的

企业立即复工。荣毅仁的开明之举成为

工商界的一个风向标，上海市场迎来了

正常运行。

丹阳整训，加上第三野战军的英勇

战斗以及中共中央华东局采取的稳定经

济形势措施、“两白一黑”（粮食、棉花和

煤炭）足量供应……1949，上海，这座举

世瞩目的东方大都市，以稳健快捷的步

伐跨入了新中国的明媚春天。

1949，上海的黎明
■章熙建

今年 5 月，我们再次赴高原驻训。

班长袁威泉带领我们班依旧担负对空

观察任务。

经过一下午的忙碌，观察哨在山顶

搭设完毕。“班长，今年这哨所可比那年

的‘云巅观察哨’好太多了！”副班长李

晓杰感叹道。“可不是嘛！”太阳下的袁

班长被晒得很舒爽，晴朗的天气与两年

前搭设哨所时的天气可谓天壤之别。

那 年 也 是 5 月 ，我 们 在 平 均 海 拔

5300 多米的高原驻训。由于第一次到

海拔这么高的地方，不少官兵出现了高

原反应。可任务不等人，对空观察哨是

防空兵观察空域不可或缺的要素，袁班

长带着我们组成侦察小组，前出寻找哨

位位置。

那天，虽然太阳明晃晃地挂在天

上，可呼啸的西北风直往衣服里钻。哨

位最终选择在了一个开阔高地。

选定了地方，就该往上爬了。背着

装备的我们几乎是手脚并用，每爬几步

就会猛喘几口气。

我们爬了 1 个小时才到山顶。顾

不上卸下装备，我们就躺在了满是石头

的地上，真想闭上眼好好睡一觉。此

时，对讲机里传来营指挥所的命令：“迅

速开设对空观察哨，建立空情值班。”当

时入伍已经十年的袁班长条件反射般

地站了起来，指挥大家开始构筑掩体、

架设装备。

山顶上没有任何遮挡，风也更大。

为了确保对空观察镜的稳定，我们用背

包绳把三脚架和地钉拴在一起。设置

好哨位的所有设施，大家已经累得说不

出话来。

“那时候最难熬的还是晚上啊！”陷

入回忆的班长对李晓杰感慨。他的话

也一下勾起了我的回忆。

当年那个晚上，气温降至零下十

几摄氏度。单兵帐篷里没有什么取暖

设备，虽然铺了两层防潮垫，可我还是

感觉寒气从下面往上冒。我们在睡袋

上又盖了羊皮大衣，再把自己的衣服

都放进睡袋里，这样第二天醒来衣服

才不至于被冻硬。我把双手夹在腋窝

下面以保证手不会被冻伤，整个人犹

如虾米般紧紧地蜷缩着……

观察哨开始了正常值班，直到那场

大雪降临。谁也没想到 5 月的雪能下

那么大，把山染成了纯白色。我们没心

情欣赏雪景，每隔 20 分钟就得清一次

帐篷上的雪，生怕帐篷被压塌。

大雪也将原本给我们送给养的路

封住了。我们只能吃备用干粮，可面包

早已冻得像石头一样硬，吃之前在怀里

暖一下才能下嘴。饮用水也早已冻成

了冰，口渴了只能用干裂的嘴唇吮上几

口……

“班长，你说连队战友会来吗？”我问

班长。他迟疑了一下，还是拍了拍我的

肩膀：“肯定会啊，咱们是个集体，连队不

会忘记我们任何一个人！”路已经被雪封

死，对讲机备用电池也没电了……听到

他说的话，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可

当时能做的只能是等。

那天刚好是我 19 岁的生日。班长

问 我 在 这 样 的 地 方 过 生 日 感 觉 怎 么

样。我咧嘴一笑：“在这大雪纷飞的 5

月，烤着火、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太有

意义了！”说着我还用手比了个“耶”的

手势。

这时，正在值班的李晓杰突然喊

道：“快看，那有辆车！”我们齐刷刷地望

向他手指的方向。果然，一辆打着双闪

的车正驶向我们的哨位。

“是咱们连的车！”拿着望远镜的李

晓杰激动地喊了一声。他看见了下车

的指导员。指导员在哨位下面仰着头

冲我们挥了挥手，后面是排长姜鑫带着

排里其他同志，背着保温桶，拿着热水

瓶。看着指导员和战友们拄着棍子一

点点往上爬时，大家的眼睛不由得湿润

了。我们几个都赶紧冲下去接物资。

“指导员，下这么大的雪，你们过来，太

危 险 啦 ！”班 长 红 着 眼 圈 拉 着 指 导 员

说。指导员喘着粗气说：“你们这边已

经好几天没吃热食了，本来前天我们就

要过来，但是雪下得太大啦，今天稍微

好点，我们就赶紧过来给你们几个送些

热食。车上还有暖水袋和备用电源，待

会儿让大家给你们送上去。连里不能

让你们受冻啊……”这话听得我鼻头一

酸，心里满是暖意。

到了哨位，战友们帮我们换上新配

发的棉帐篷。顾不上寒暄的我们迫不

及待地打开保温餐盒，一股热气和香气

扑面而来。其实那也就是连队日常的

饭菜，可我却觉得那是我吃过最香的一

顿饭。

看着远处的雪山，指导员突然感慨

道：“这是咱们连成立以来设立的海拔

最高的对空观察哨，大家给这里取个名

字吧！”大家这一下来了兴致，七嘴八舌

地建议着。“就叫‘云巅观察哨’吧。”我

在旁边解释着，“这方圆百公里，哪有地

方比咱这里高！”“是啊，这是我们连设

立的最高的观察哨，也是咱们在高原留

下的珍贵印记。”指导员肯定了我的建

议，观察哨的名字就这么确定了。

临别时，摄像员向伟提议大家合影

留念。他一边调整着光圈，一边遗憾

道：“可惜没有国旗，要不就更有意义

了！”“我有办法。”排长姜鑫眼神一闪，

拿起身边爬山用的棍子，在雪地上一笔

一画写出“中国”两个大字。这两个字

让我们热血沸腾！大家手搭着肩膀紧

紧地站成一排，咧着干裂的嘴唇定格了

灿烂笑容……

“班长、班长，你想啥呢？”李晓杰

看到班长正出神地傻笑。“没啥、没啥，

走神了。”他不好意思地摆摆手。看着

眼前的新装备，他知道，那些日子已经

一去不返。但那年的“云巅观察哨”与

合影，必将永远印刻在我们的军旅生

涯中……

﹃
云
巅
观
察
哨
﹄

■
曹
达
功

东海西陲，南国北疆，万里关山……

都留下过我奔波忙碌的身影。十年间，

我的行李箱陪我走过这些行程。无论是

戈壁滩上的风沙，还是演训场上的硝烟，

或是跋山涉水，它总是沉默地伴随着我，

见证着我的足迹……

我的行李箱不大，是适合乘机的尺

寸，造型简约，外表是光亮的青黑色。起

初我对它百般呵护：遇到略有凹凸的地

面时，都要缩回拉杆，不计轻重地拎着提

手通过。

用 得 久 了 ，我 发 现 它 不 仅 漂 亮 而

且 相 当 皮 实 。 于 是 ，我 在 使 用 它 时 就

慢慢变得“粗犷”起来。有时我会抓着

拉杆把它颠上台阶、甩过沟坎，有时会

用 它 当 作 支 撑 疲 惫 身 躯 的 临 时 小 凳 ，

有时会用力推出让它在平地上滑行……

十 年 旅 途 上 的 磕 磕 碰 碰 ，让 它 的 外 表

不 再 光 亮 ，遍 布 深 深 浅 浅 的 划 痕 。 经

年累月，它满身新新旧旧的标签，记录

着 我 走 过 的 行 程 ，也 像 是“ 久 经 沙 场 ”

的荣耀徽章。

每 次 踏 上 旅 程 ，我 总 想 带 尽 可 能

多 的 物 品 ，书 籍 、电 脑 、相 机 、衣 物 ，甚

至 高 原 上 的 一 包 药 、在 边 关 捡 到 的 一

块 石 …… 似 乎 行 李 箱 中 多 一 件 物 品 ，

心 里 就 多 了 一 分 安 稳 和 踏 实 ，旅 途 也

就多了一分保障。我的行李箱接纳着

我 施 加 的 所 有 负 重 ，包 容 着 我 添 加 的

每件物品。它的身形有时鼓胀得严重

变 形 ，拉 链 有 时 需 两 人 协 力 挤 压 才 能

艰难闭合。它安然守护着各类生活用

品，让我可以轻松地面对前路，不被琐

碎和无谓的烦扰拖累。

那天，猝不及防，我的行李箱倒下

了。在招待所寂静的深夜，它倒地的声

音显得很沉重。它原本立在房间一角，

沉默而严肃。除了我，没有人知道其中

一个支撑轮早已开裂，与箱体的连接处

也有了豁口。相比机场货架上常见的那

些 漂 亮 的 行 李 箱 ，它 看 起 来 可 谓“ 老

迈”。此刻，它疲倦地躺在地上，似乎有

一种面对宿命降临的坦然。那个原本只

是开裂的支撑轮，现在完全断开了，断处

张着一个大口……早就伤痕累累的它，

已在半个月内陪同我辗转了大江南北的

6 座城市。对于它在第 7 座城市的突然

倒地，我虽心疼却并未感到意外：这一

程，实在是路况复杂、艰辛难行，它已难

以承受了。

我眼前浮现出一幕幕关于这只行李

箱的场景。一次从边防归来，我的行李

箱中多了一厚沓稿纸，那是 100 多封官

兵家书的复印件。100 多封饱蘸着家国

大义的家书，让我的行李箱变成了一座

充盈着崇高精神的宝库。在我心中，它

有千钧之重。

有一次，我刚离开某个高原营地，

一位战士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我的行李

箱中塞了一封信。我赶紧打开行李箱

查看，信封里除了写满字迹的信纸，还

有一个形似士兵形貌的小石头。信件

的内容主要是感谢我对牺牲战友事迹

的报道……读着战友写下的朴实话语，

我的眼泪打湿了信纸。

难以忘怀的，还有每次回家探亲后，

行李箱内总会多出母亲手纳的鞋垫和新

烙的馅饼，以及一件件饱含亲情暖意的

物品……柔软而温暖的鞋垫把坎坷铺

平，馅饼里裹着慈爱与温情。此时，我的

行李箱装满了灯火可亲的爱意，疏解着

我身在遥远异地的乡愁。

这只行李箱也总让我想起在西部边

关结识的官兵。他们担负职责的决然、

不顾个人得失的坦然和默默无言的奉献

姿态，带给我长久的感动。

这 些 年 来 ，我 的 行 李 箱 陪 着 我 走

过 不 知 多 少 个 晨 昏 、走 过 座 座 军 营 和

哨 所 点 位 。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说 ，我 的 行

李箱像是一位陪伴我的伙伴。它陪我

一次次出发，一次次抵达，一次次走向

未 知 或 可 期 的 远 方 ，又 一 次 次 归 来 。

行李箱从不主动现身，需要时提起，不

需 要 就 放 下 。 我 将 要 远 行 时 ，它 就 在

某 处 角 落 忠 实 地 等 待 着 共 同 的 奔 赴 。

它 载 着 乡 愁 、故 事 和 感 动 ，也 裹 着 青

春、梦想和成长，随我奔赴一个又一个

远方。

我的行李箱
■孙利波

第6189期

“突刺，刺！”

力量的引信瞬时点燃

千钧能量紧急集合

沿着经络，压缩再压缩

终于迸发——

“杀！”

嘶哑的喉咙，喷薄着

惊涛骇浪的力量

血性与胆气在此刻凝聚

信念、士气也有了轮廓

汗珠啪啪接连跌落

摔碎在烈日炙烤的大地

伴着杀气，升腾为热浪

每一寸肌肉都警惕着

每一块骨骼也在待命

只等新的命令下达

准备着，再次发起冲锋

喷火的双眸

锁定的，不止于刀尖

更是敌人的心脏，胜利的方向

日复一日，“拼刺刀”

成长为肌肉记忆

在手里紧攥决胜的底气

拼刺刀
■王东磊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伞花（油画） 张启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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